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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检察院第三
检察部主任 张多朝 口述
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翔
实习记者 孟文静 整理

“到我们这里的案子都是
久病成疴，疑难杂症都是常态，
只要案子一天未处理， 我们的
心就一直悬着。 ”

自 2017 年大学毕业进入
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检察院工作
以来， 张多朝参与办理了多起
重大、疑难复杂案件，荣获全国
控告申诉检察业务能手、 全省
检察机关控告申诉业务标兵 、
全省检察机关控告申诉优秀答
辩奖等荣誉。 他说———

6 楼 1 个不到 50 平方米的
房子里，住着两个成年人，70 多
岁的父亲带着他近 40 岁 、患有
二级智力残疾的儿子。 回顾我
在 2022 年办理的这起司法救
助案件 ，还得从 2014 年的一起
交通肇事案说起。

救助人王永（化名 ）患有二
级智力残疾，其母在 2014 年的一
场摩托车交通肇事案中离世。 由
于肇事司机在此次事故中受伤，
无法接受法庭审判，案件只能中
止办理。 2022 年，肇事司机的身
体状况有所好转，王永一家终于
迎来法院的最终判决：肇事司机
张雄（化名），判处有期徒刑 1 年
6 个月。

“你们怎么没有提起民事
诉讼？ ”案件宣判后，我从法院
那里了解到 ，2014 年的这起交

通肇事案 （刑事案件 ）中 ，王永
一家始终没有主动提起民事诉
讼。 这与此前王永家属表示想
要赔偿的请求明显存在矛盾 ，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 带着这些疑
问，我拨通了王永家属的电话。

“检察官，我是真的需要这
笔赔偿金，但我不懂法，也不知
道该怎么搞 ， 你们能帮帮我
吗？ ”电话那头，王永几乎是乞
求着说，“王永小时候脑子得了
病，他妈现在又走了，我年纪也
大了 ，挣不了几个钱，上面还有
90 岁的老母亲要养，这日子真不
知道怎么熬下去……”电话那头
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， 我内心
更加坚定， 一定要帮王永拿到
赔偿金。

但在对肇事方进行调查走

访的过程中，我的想法动摇了。
在衡阳市雁峰区一间月租

两三百元的廉租房里， 张雄的
父母一直贴身陪护在他身边。 7
年前的那场交通事故中， 摩托
车的剧烈撞击导致张雄颅骨骨
折，多处软组织挫伤，造成多发
性大脑挫裂伤， 长期处于生活
无法自理的状态。 前期治疗已
经花掉这个家庭的所有积蓄。

“从抢救室出来， 医生就说
了一句‘准备后事吧’。”张雄的母
亲已经泣不成声。“能熬到今天已
经是个奇迹，先不说人家没有提
赔偿金，就是提了我们也拿不出
来。 ”提到对于王永一家的赔偿，
张雄的家属坦言。

一起车祸 ， 两个悲剧 。 目
前， 要从这样一个家庭里拿到

赔偿金是不可能的事。 接下来
该怎么办？

第二天， 我又到王永家，外
边刚刚下过雨，由于是顶楼，房间
又漏雨，屋里的空气湿漉漉的，地
上堆放着生活垃圾，房间里弥漫
着一股霉味。 我把张雄的情况告
诉王永的父亲。 “还能怎么办呢，
他们家里也拿不出钱， 唉……”
王永的父亲深深叹了一口气，眼
角耷拉下去。

从王永家里出来 ， 我心情
沉重。 很难想象这么多年里王
永一家是怎么过来的。 由于患
有二级智力残疾，近 40 岁的王
永在智力上和 3 岁孩子相当 。
母亲出事前， 他的生活起居一
直是母亲打理。 据王永的邻居
反映，母亲离世后，王永经常没
穿裤子就在小区里跑， 还会随
地大小便。

回去后我开始查阅相关文
件和法律规定， 发现了新的突
破口———国家司法救助。 我立
即将这个发现与负责控告申诉
检察的同事进行沟通， 并就王
永的情况是否符合救助条件向

衡阳市检察院同事请教。
有了一定把握后，我再一次

上门， 对王家人说：“你们其实可
以试着帮王永申请一下国家司
法救助金，申请材料我来协助你
们准备。 ”

“什么救助？”王永的父亲没
有听清 。 “就是国家给你一笔
钱， 帮你渡过难关。 ”“国家给
钱？ ”他半信半疑。 “符合国家救
助条件就能给钱。 ”这时，我有
一种自豪感， 为能够帮助王永
一家想到办法，也为国家有这样
的好政策。

经过审查 ， 王永的情况完
全符合国家司法救助的条件 ，
最终成功为王永申请到两万元
救助金。

“谢谢，张检察官，感谢您帮
助了我们一家！ ”此事过后，我偶
尔还会到王永家里去看看，和王
永的父亲聊聊天，得知王永一家
现在已经换到了一个环境好一
些的地方生活，王永每个月也有
低保补助作为生活保障。 看着王
永一家的生活越来越好，我不由
得为他们感到开心。

让国家政策帮助真正需要
的群体，让政策落地，让老百姓
的忧心落地 ， 让司法温情落
地———这应该就是我们法律工
作者的责任吧。

衡山县法院立案庭庭长 易琴芳 口述
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曾雨田
实习记者 张秋宇 整理

父亲离世，母亲离家出走 ，
家中留下 3 个未成年孩子和一
对老人， 是否可以撤销母亲的
监护人资格？ 近日，衡山县法院
审理了一起隔代监护权纠纷案
件 ，帮助 3 个长期处于 “黑户 ”
状态的孩子获得上学机会。 参
与审理案件的衡山县法院立案
庭庭长易琴芳在两个多月后对
当事人进行了回访。 她说———

“法官，你能不能让我们当
孙子孙女的监护人？ ”今年 8 月，
胡爷爷来到法院找我询问监护
人资格的问题，3 个孩子的身世
也慢慢浮出水面。

他们的父亲胡某跟母亲黄
某在打工期间相识相恋， 生下
两女一男，分别是小芳（12 岁）、
小花（8 岁 ）、小明 （4 岁 ）。 由于
双方未领取结婚证， 一直没有
为 3 个孩子办理落户。

胡某在 2023 年下半年因车
祸去世，黄某深受打击后离家出
走。 眼看大孙女快到升初中的年
纪，因没有户口，孩子入学建档成
了难题。为了帮孩子办理落户，胡
爷爷向村委会、派出所、民政局等
多个部门提出申请，但受多种原
因影响，该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
决。 当地民政部门和公安机关找
到法院，希望协调处理此事。

如果确实是孩子母亲怠于
行使监护职责，且已经严重危害
到 3 个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和学
习，孩子的爷爷奶奶是可以向法
院提起特别程序，申请撤销孩子
母亲黄某的监护人资格，但必须
有相关证据，证明黄某已经无法
行使监护人资格。

这是 2020 年民法典 通 过
以来 ， 我们法院受理的第一
起 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
件 。 案件难就难在收集证据。首
先要证明 3 个孩子是胡家的孩
子， 还必须证明孩子的法定监
护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行使监
护职责。

黄某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？

现在究竟在哪？ 为什么撇下 3 个
孩子不管？

公安机关找到黄某的贵州
老家，没想到扑了个空。 黄某的
母亲说，黄某生子后，与娘家联
系很少。 最后，公安部门通过通
信定位在广西钦州找到了这位
“失踪”的母亲。

“你愿不愿意回到衡山县
协助 3 个孩子做户口登记？ ”民
警问黄某。 黄某说， 她到处打
工，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，无力
抚养 3 个孩子， 同意放弃自己
的监护人资格。 之前给孩子爷
爷打过 3000 元钱作为小孩的
抚养费， 如果自己以后经济条
件好了，会给 3 个孩子寄钱。

在做好前期资料收集工作
后 ，法院依法判决 ，支持将 3 个
小孩的监护人由母亲变更为祖
父母。 胡家二老赶紧拿着判决书
到公安机关为 3 个孩子申办了户
口，还好没有耽误孩子上学。

案子结束了，但我对 3 个孩
子的牵挂没有结束。

11 月 4 日下午，我跟女同事
带着慰问金和文具到他们家回
访。 胡爷爷特地到街上买了水
果来招待我们。 我们了解到，老
二老三在家；大孙女上初中了，
周末才回来， 她对母亲的情况
知晓一些。我跟爷爷奶奶说，在孩
子们面前提起母亲要注意表达
方法，不要让孩子带着对母亲的
怨恨度过童年。

作为一名母亲，我看着眼前
这两个孩子， 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他们很怕生，皱着眉，不敢跟我
们说话。

于是，我们带他们到镇上逛
街，买了一些零食跟玩具。在桌子
旁，拆开新买的绘本和彩笔，教他
们在绘本上写写画画，给他们讲
绘本上的故事……孩子笑了，我
们也笑了。

孩子奶奶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易
法官，谢谢你们这样重视我们，帮

了我们的忙，还带这么多东西来。
我一定要送一面锦旗给法院。 ”
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送锦旗就免
了吧。 ”我回答。

“我们现在就担心，万一哪
天生个什么病，我们倒下了孩子
们该怎么办。”奶奶说着说着眼泪
就流了下来，我们也红了眼眶。

“法官阿姨 ，谢谢您 。 我现
在也可以照顾弟弟， 等我长大
了，我还可以照顾好爷爷奶奶。
阿姨，你会再来看我们吗？ ”小
花睁着大大的眼睛问我。

“当然了。 我是法官，也是你
们的‘爱心妈妈’。 你们在学习和
生活中有什么困难和困惑都可
以和我说，我会尽力帮助你们。 ”
我牵着小花的手说。

回去之后，我的心久久不能
平静。 我跟同事约好给 3 个孩子
买新鞋，准备厚一点的衣服和被
子过段时间给他们送去。 我的大
女儿已经上大学了，她知道了也
很受触动：“妈妈， 到时候我也跟
你一起去看望他们。 ”

你看过电影《第二十条》吗，
里面的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深
刻———我们办的不是案子，是别
人的人生。 这部电影给我很大的
触动，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维护
公平正义，也要去给予那些需要
爱的人更多的温暖。

人间最伟大、 最温暖的是
母爱。 我们就给这 3 个孩子当
一回“法官妈妈”吧！

母 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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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多朝（右一）进社区为居民答疑解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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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琴芳（左一）带着慰问金和文具看望孩子们。


